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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兰如美人，不采羞自献。时闻风
露香，蓬艾深不见。”（苏轼《题杨次公春
兰》）读东坡先生的这几句诗，仿佛觉得，
春兰像是一位生于山野的小家碧玉，清
丽脱俗，娇羞动人。

春兰，叶子细长碧绿，质地较硬，微
挺如剑；早春二三月，大地萧索，美丽素
雅的花朵便悄然绽放，在林下散发出阵
阵幽香，沁人心脾。

早年，我只在各种兰展上见过包括
春兰在内的各类“国兰”——基本上都是
人工培植的园艺品种，而从未见过野生
兰。从那时起，我就对野生兰花怀有一
种神秘感。近几年，我的业余时间主要
用于拍摄本地野花，也曾在山间寻寻觅

觅，但始终无缘一睹春兰。直
到2015年2月，热心的邬
坤乾老师帮我联系上了比
较熟悉野生兰花的老胡，于
是三人相约一起去拍春兰。

老胡告诉我们，现在春
兰越来越少，如果一定要拍，

得到宁海的深山中去找。于是，我们一
路翻山越岭，驶过云雾弥漫的望海岗附
近再下山，来到一处峡谷。老胡说，停车
吧，去左边山上的竹林里找找。

山坡很陡，我们手足并用，慢慢往上
爬，仔细寻找。没多久，老胡就发现了几
丛，可惜它们的花朵竟然全被什么动物
吃掉了。老胡说，是野兽闻到花香而过
来吃的。我很吃惊，追问会是什么野兽，
他说估计是野兔、獐之类。对此说法，我
至今仍半信半疑。

找了很久，总算找到两丛有花的。地
形太陡，非常难拍，我几乎都是趴那里拍
的。邬老师不小心把一块挺大的石头踹了
下去，我们惊恐地看着它快速滚下山，最后

“砰”的一声巨响砸在山路上。幸好这地方
少有行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趴着拍了两个小时，腰酸背疼，我却
仍觉得不满意。花很秀气，我却懊恼自
己没有本事用镜头表达出这种美，尤其
是这种淡雅、婉约、幽深的意境。

4月3日，正值清明假
期的第二天，和岳父母、妻
子一起去扫墓，回程时看时
间还早，临时决定去那个山

谷瞧瞧，万万没想到竟会看到春兰遭遇
灭顶之灾的场景。

前几年买了一本专业书籍《浙江野
花300种精选图谱》，书中说，春兰的野
生资源已接近枯竭。野生春兰之所以
迅速减少，跟人为采挖有很大关系。

我国的兰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采
兰种植的历史至少已有一千多年。不过，
学界早有共识，即在唐、五代以前，所谓

“兰”是指佩兰之类具有芳香的植物，当时
亦称兰草、香草。北宋以后，“兰”的含义
才跟现在所说的“国兰”（春兰、墨兰、蕙
兰、建兰等）一致，而且以其清雅、幽香、独
立的品性深受文人喜爱，种兰、咏兰、画兰
均成为风气——如北宋苏辙《种兰》一诗
的前四句：“兰生幽谷无人识，客种东轩遗
我香。知有清芬能解秽，更邻细叶巧凌
霜。”后来，山野村夫也以兰为高雅，进山
遇兰，便会顺手挖来自种。

古代社会的森林资源毕竟极为丰

富，普通人挖几棵兰花回去种种，并不会
对野生资源造成很大影响。而随着近现
代工业文明的急剧膨胀，森林资源破坏
严重，而且人为的商业化采兰也有愈演
愈烈之势。君不见，如今只要在电子商
务网站上随便一搜，就可看到有很多人
在公然出售“下山兰”与“下山石斛”（所
谓“下山”，即指刚从山上挖来的新鲜野
生兰花）等兰科植物。因此，近年来，无
论是用于观赏的国兰，还是所谓具有“神
奇药效”的兰花，其野生资源均遭到了疯
狂破坏，众多兰科植物处在濒危的边缘，
也有好多种已接近“野外灭绝”状态。

在这种生态窘境下，重品南宋诗人陆
游的《兰》，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南岩路最近，饭已时散策。
香来知有兰，遽求乃弗获。
生世本幽谷，岂愿为世娱。
无心托阶庭，当门任君锄。
诗意很简单，陆游是在托兰自咏，寄

托不迎合流俗的清高之志。但在我看
来，此诗后四句又何尝不是兰花本身的
伤心愤怒之声？空谷幽兰，无人自芳，岂
愿屈身于花盆，为人所娱？

为拍春兰跑到宁海深山，开车来
回得四个多小时。后来我一直留意
在离宁波市区较近的四明山寻找，也
曾找到一些，但遗憾的是，等花期再

去，发现那几丛竟都没有开花。
今年春节，我在温州过年，忽然接到

孙小美的电话，她兴奋地告诉我，她刚刚
在四明山的一个小山谷里偶然发现了一
个春兰分布群落，起码有十几丛，而且大
多数是有花苞的！

这真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马上
问明了地点，回到宁波的次日下午，就立
即去找。很开心，车程不用一个小时。
独自进入那个隐秘的山谷，拨开茂密的
野草与灌木，走到一个不断滴水的小悬
崖下面。崖下有一条微型溪流，由于在
冬季枯水期，水流很小。

春兰的群落就分布在这条小溪沟两
侧五六米内。这地方处于谷底，只有在
下午的三四个小时内，阳光能穿过疏枝
的空隙照在春兰上。不禁佩服春兰生长
的智慧：要湿润，但不能太阴湿；要阳
光，但不能太强烈。这谷底的小小一
角，难道不是最好的选择吗？

只见春兰的花苞外面包裹着或
淡绿或浅褐的薄衣，就像竹子根部
的尖尖嫩笋，悄然冒出地面；亦如

婴儿一般，紧紧依偎着绿叶妈妈的脚跟。
估计要到2月下旬开花吧，我想，于是悄然
退出了山谷。眼看时间还早，索性又沿着
附近的古道随便走走。让我惊喜的是，竟
然在路旁又发现一丛春兰，它从垫路石的
缝里钻出来，也有一个花苞。

此后，每隔几天，就会抽空去那里看
春兰。眼看着花苞越来越饱满，终于，绿
色的花瓣一点点撑破了外层的薄衣。稍
稍令人意外的是，今年花期比较晚，直到
3月4日，才看到第一朵春兰刚刚绽放，
缕缕幽香让人陶醉。趴下身来，静静观
赏、拍摄，早春午后的阳光在兰叶间跳
跃，那种感觉实在美好。

北宋著名诗僧惠洪《早春》诗曰：“山
中春尚浅，风物丽烟光。涧草殷勤绿，岩
花造次香。浮根争附络，细叶正商量。
好在幽兰径，无人亦自芳。”

幽兰非俗物，无人而自芳，多好！
几天后再去，先走古道，忽见有春兰

的地方堆了好多黄泥，显然有人在那里
开挖过。拨开泥土，那丛春兰果然不见
了，好不痛惜！赶紧回头，一路小跑来到
山谷，还好还好，那里的春兰群落安然无
恙，一株不少，而且多数已经开花了。心
想路边那株遭遇不幸，估计是被挖路的
人偶然发现才挖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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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中，跟“草”有关的词，大
抵带有“平常、微小、不值钱、无关紧
要”之类的含义，如草民、草率、草草
了事、草菅人命、弃之如草芥等。有
一种兰花，俗称“草兰”，固然可能是
因为其叶如草，但更大的原因，是因
为它曾经是一种很常见的兰花。

是的，“曾经”，这个词没有用错。
这就是春兰，大家最熟悉的一

种兰花。多年前，春兰确实是山里
最常见的兰科植物，然而很不幸，如
今快成了濒危物种。

今年4月3日上午，我兴冲冲带
着家人走进四明山的一个山谷。然
而，原本长着好几丛春兰的地方，竟
然全是挖开没多久的黄土，所有植
株不翼而飞。我瞬间呆住了，心痛

得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张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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